
  

1 

禮儀環保 

到台灣法鼓山去禪修，山中方三日，人間千百年。 

人說渡日如年，我是渡秒如年，尤其是盤膝打坐的時候。從來不知道一支香有

多久時間，現在體會到了，當你膝蓋上每個關節都在酸痛的時候，原來一支香

就是永恆！  

長久沒有過這種群體生活了，沒有電腦、電話、甚至鐘錶，南山寺的道場已經

算是五星級酒店設備，雙人房還有私人衛生間；可惜我的同房呼嚕打得厲害，

讓我在睡夢中一直以為天在打雷。睡意正濃，一下子就傳來一陣陣敲鐘，五時

半就要起床了。台北的四月寒意仍深，在禪堂合什禮拜、打坐、聽法師講座，

忙個不停。我的膝蓋開過刀，很難準確地坐在蒲團上，一不小心就從上面滑下

來，跌個四腳朝天，十分尷尬。最糟的是在禮佛三跪拜時，一跪在地上就久久

爬不起來，别人都已經整齊又優雅地隨着鐘聲完成三個跪拜，我仍是狼狽不堪

地趴在地上翻不了身。好在法師一開始就說好這幾天是我們自己的時間、自己

的空間，自己與自己共處。  

師父說：你在哪裡，心就在哪裡。但是心念是很難控制的，況且我並不知道自

己在哪裡，這一切都是那般陌生，一山一水一樹，在連天細雨下，朦朧不清。

眾僧每天早晚的頌經，我沒有一句聽得懂，卻一聲聲地涉入我的思考中，讓我

徘徊在那孤燈古佛旁的靜寂。禪修的過程，是讓人潔淨頭腦，不作任何胡思亂

想；但是我卻心猿意馬，腦子裡不斷地浮現岀很多人和事。一生中的重要人

物，我對他們的思念、愧疚、愛惜，以及關係中的點滴，一幕幕地把我帶離這

個寧靜的時空。但是，我並沒有推走這些念頭，反而十分珍惜這些片段，我不

是和尚，還不想拋開七情六慾。最近看到弘一法師李叔同的故事，一直好奇如

此一個塵世中人，怎會放下一切岀家？ 

百般念頭之餘，不知不覺地卻投入了寺廟生活。第一天打飯時，被各種齋菜迷

住了，打了滿滿的一盆。師父説：你想要的，往往都不是你所需要的。要吃多

少，就打多少！ 

糟糕，一看就知道自己打多了！為了不想出洋相，拼命把盤中的食物都吃光

了，跟着幾天就乖乖地只取所需，還在飯後加一口水，把盆中的殘餘冲入肚

裡，我記得這是以前和尚化緣的習慣。法師説：禪修的人追求智慧與慈悲，都

是菩薩。那我也跟著做一日菩薩敲一日鐘吧！ 

這幾天不但沒有與外界接觸，在寺內也是禁語，一舉一動都要輕輕的、靜默

的，走路時右手扣在左手中，打坐時左手搭在右手上，一切都有板有眼；原來

禪修並非虛無漂渺，而是一種十分積極的個人修養。 

聖嚴法師已經在六年前仙逝，但是他在自己的錄影講座中，仍是歷歷如生，好

像是親自對我們講話。他說：禪修就是練習如何指揮身體及意念，是一種情緒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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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意念不好處理，身體也是最不聽話的東西，要斬斷煩惱絲，就必須駕馭

這兩匹野馬；而歸根究底，都是心的工作，境由心生，心的力量，足可以改變

整個經驗和環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指的是沒有煩惱心才能生慈悲心。這並

非不去想煩惱事，而是知道煩惱在，但不去在乎它，已經夠煩惱，何必再為它

煩惱？ 

聖嚴法師的名言：就是碰上煩惱時，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但是最讓我開竅的，是他所提出的「心靈環保」及「禮儀環保」，這兩個看起

來不像岀於佛家的名詞，卻是聖嚴法師對佛學的新包裝。他説：「名詞是新

的，但這全都是釋迦牟尼的佛法。」  他認為心靈的貧乏比一切貧乏都更糟，若

心不受環境所動，有了免疫能力，汚染就會少些。而禮儀環保，就是講倫理，

講仁義，把人當作貴賓，以禮敬之。那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一種潤滑劑，一種

尊重，缺乏了這些就會讓我們禽獸不如，因為禽獸也是有禮貌的。 

那天我見到一對離婚多年的男女，吵得死去活來，最惡毒的話都脫囗而岀，讓

他們的子女無地自容。父母間即使有更大的恩怨，也不能對彼此如此無禮。我

給他們轉述了聖嚴法師的話，那女的說：「我也有做修禪，我對誰都有禮貌，

就是對他不成！」 

她的兩個兒子卻舒一囗氣，起碼有人敢對他們的父母，作岀一個合理的要求。 

這個道理在很多夫妻不和的例子上都很管用，甚至推廣到社團及大社會的人際

問題。我們的社會文化實在產生了太多無禮的人，禍從口出，很多人都需要禁

語。 

下山後，我逢人就宣揚禮儀環保，這一招幾乎處處都用得着，連一個五歲的孩

子，都學會提醒父母：要禮儀環保呀！ 

缺乏禮儀，終歸是基於心靈的貧乏，如何淨化靈魂，而不會汚染周圍的人和環

境？聖嚴法師叫我們靜觀自己心中的意念，無論產生什麼念頭，都對它説；這

不是我要的，那也不是我要的！通通都不是我要的，既然所有現象都會基於因

緣變化而改變，所有現象都是暫短的，什麼都不要的我才是安定的我。到最

後，連這句話也放下，才可能忘我！ 

道理很簡單，若非山上走一趟，無法領會。 


